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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般的德尾湖 琵琶湖是 日本地史之一大奇迹
。

面积约 ! ∀# 平方公里的琵琶湖
,

虽说是 日本 最大的湖泊
,

但仅就面积而言
,

能否进入世界前 ∃ %% 名恐怕还是个疑问
。

然

而
,

据说这个小小的湖 泊自诞生至今至少已经历了数百万年
。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

之一
,

可以与大于它#% 倍乃至 # %% 倍的里海
、

贝加尔湖
、

坦噶尼喀湖等媲美
。

日木列岛位于亚洲大陆的最前端
,

受来自东
、

南太平洋海底的强大压力
。

因此
,

日

本列岛的地壳
,

受断层和褶曲
、

地震和火山爆发的影响
,

扭曲与塌陷不断发生
。

在这块

小而不安稳的陆地上
,

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得以幸存
,

只能说是一种奇迹
。

琵琶湖所处的近哉地方的中部
,

正受着东西方向地力的强烈压缩
。

沿着湖的长轴经

其两侧南北走向的长大断层带证明了这一点
。

东西山脉逐渐隆起
,

而处于其间的琵琶湖

低洼地带却渐渐下沉
。

注入湖内的泥沙以每 &% 年几毫米左右的厚度积于湖底
,

湖底也以

大致相等的速度下沉
,

所以琵琶湖一直不会变浅
。

这就是琵琶湖长寿的秘密
。

湖底的沉积物的厚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

现在的琵琶湖
,

最深处不过 &% % 米左右
,

而湖底之积层的厚度却超过了∋% %米
。

&( ∋ ∃ 年
,

京都大学掘江正治教授
,

成功地完成了

贯穿沉积层至基岩层的 &
,

) %% 多米的探 测试验
。

这一重要标本
,

可以说是数百万年来 当

地气候
、

湖泊及其周围生物界的变迁
,

地球磁场变化等种种地史情报的自动记录纸
。

记

录的译释要靠今后广泛的国际协作来完成
,

它必将成为第三纪末以后的地史极为详尽的

一页
。

滋贺的风光 琵琶湖的自然风光历来是 日本风景美的象征
。

由于受中国山水画的强

烈影响
,

日本人欣赏风景的传统观念常常是以山水配合为基调的
。

山水画的历史
,

可以追溯到&% 世纪乃至更久以前
。

作为一种准则
,

其主题不是人烟

稀少的原始自然风光
,

而是被广为描绘的
,

富于生活气息的景 色
。

人们对自然的利用改

变了它昔日的风貌
,

它巳不再是威胁人们生存
、

而是被人驾驭的自然界
。

人们 喜 爱 那
“
佛寺钟声响彻黄昏的湖面

” , “
渔船摇帆纷纷归港

”
的风光

,

所以将其列入近江八景

之一
。

在琵琶湖畔及其周围的平原
、

山地上
,

现在仍保留着人类的自然协调的典型的半自

然景观
。

这里虽然没有强烈向往原始风光的现代人所理想的那种荒凉的自然景 色
,

但哺

育了大多数中年以上的日本人的田园风光依然存在
。

这便是滋贺自然风光的特色
。

水田与守护林 在距掘江教授探测地点较近的琵琶湖的西岸的水田和道路下
,

最近

发现了史前时代的杉树和青冈栋森林遗迹
。

据说
,

距今大约∗
, ( %% 年前的粗大杉树上

,

留

有可能是钝石 器的痕迹
。

这个时代的人们
,

可能拥有被称为
“绳文上器

” 的造型优美的

土器
, 他们过着原始的刀耕火种生活

。

估计当时湖岸的大部分
,

还被青冈栋
、

柯树
、

衫



丫

树等常绿林覆盖着
。

纪元前 ∀ 一 ∋ 世纪前后
,

遍及九洲西岸的水稻耕作逐渐向东北方向发展
,

不久便推

广到日本平原地带
。

纪元前一世纪前后
,
在琵琶湖东岸巳有了相当发达的水田 农 业 村

落
。

现在除已发展为城市的地区以外
,

滋贺县的平地几乎被青一色的稻田所搜盖 , 沿着

峡谷
,

细长的稻田带一直伸展到山地深处
。

被水 田取而代之的平地森林并未绝迹
。

环抱着散布在农田和山脚下的大小神社的森

林便是其残余
。

日本特有的宗教一一神道教认为
,

森林是天神们的降临之地
,

神社周围的

森林应原封不动地加以保护
。

青风栋
、

柯树
、

樟树类和山茶
、

杨桐等常绿阔叶树
,

就这

样作为守护林遗留下来了
。

其中
,

古老森林茂密的树丛里
,

保留了由植物
、

小动物和土壤组

成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标本的小世界
。

滋贺县境内的神社守护林多达数千
。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政策
,

日本的神道

已失去作为国家宗教的地位
。

神社已不再是社区精神联系的中心
。

祭神殿
、

守护林荒废

豹迹象令人注 目
。

宗教的意义虽然淡薄了
,

作为文物的价值不应丧失 , 而作为地区 自然
一

标本的守护林的价值
,

仍应予以重新评价
。

山地利用与次生林 日本西部各地无一例外的是在连接水田地带的低洼山地
,

分布

着大片红松次生林
。

这种红松林很可能是水田农业的直接产物
。

&( 世纪以前
,

日本耕地

钓地力一部分靠人的粪便
,

一部分靠从森林获得的有机物来维持
。

日本属于家畜缺乏的

东南亚型农业
,

以家畜为肥料供给源既然并不重要
,

从附近森林收集来的落叶
、

干草等

用于燃料的灰烬便成了农田的主要肥料
。

不断丧失了有机物的林地最后成为只能生长红松的穷山
。

原来只生长在干燥的山脊

和山坡土的红松
,

随着水田耕作制的推广
,

逐步扩大了生长范围
,

最后红松占领了山地

的大半
。

至少一千多年以来
,

它不断为耕地补充养料
,
供给农家所用的燃料和木材

,

维

系了农村生活
。

日本人对于松树的特殊感情
,

恐怕是从具有种种作用的松树和人们长期共栖关系中

产生的
。

红松与近海地区的黑松
,

是日本古典名胜风景不可缺少的因素
。

没有松树的日

本庭园将是不可想象的
。

然而
, & ( ! %年兴起的日本生活的变革

,

使松树成了无用之材
,

而被

人们置之脑后
。

由于松树病的流行
,

这些松林目前正倍受其害
。

松林地带的背后
,

环绕琵琶湖水域的海拨 +
,

%% %公尺左右的群山
,

几乎大部分被落叶

阔叶树的次生林覆盖着
。

这些森林作为薪炭林每隔∃% 至 ∗% 年采伐一次 ,滋贺县群山中的森

林也是京都
、

大阪以及其它地区所用木炭的重要供给地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

木炭曾是

家庭炊事与取暖的主要能源
。

在雨量充足的日本
,

采伐后的森林再生很快 , 残株很快发芽
,

几乎没有秃 山期
。

经

∃% 到 ∗% 年后
,

又长成可以烧炭的大树
。

它是生物能源理想的永久性森林资源
。

这种山地

利用方式
,

在铁的冶炼开始后仍持续了一千几百余年
,

成了山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

当时采伐和烧炭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

一次采伐面很小
,

加之树木再生能力强
,

即使斜度较大的山腰
,

也未省因土坡受侵蚀而发生山地塌坡现象
。

森林地带的地力几乎

无甚消耗
,

这使得原始森林时代的生物形态保存完好
。

象斑羚 �青羊  
、

鹿
、

野猪
、

日

沐推等大动物
,

也得以维持其生态平衡, 春天的绿装和秋天的红叶吸引了酷爱大自然昨



人们
。

注入琵琶湖的河川中
、

上游山地也 以 这种方式被利用 , 幸运的是
,

这些山地一直被

森林贾盖
。

因为森林能稳定水量和水质
,

防止泥砂淤积和湖水富营养化
。

直至二十五年

前
,

琵琶湖之所 以保持了水质优良的贫营养状态
,

无疑仰赖于占其水 域 一 半 以 上 的 森

林
。

但是
,

这种 阔叶树次生林也和松树林一样
,

对 目前的居民生活已毫无意义
。

经济高度

发达时期以来
,

连山村的能源也改用石油和丙烷气
。

以烧炭为日常收入的山村部落
,

自

上淤起陆续衍为荒废的庄村
。

虽然无用的阔叶树林正逐渐改种为杉树和日本扁柏
,

但是

要获得收益仍遥遥无期
。

因此无人再返回这荒废的山村
。

连在单调的针叶林里难以觅食

的猴群
,

也经常到村落里来糟塌农作物
。

愧 , 湖的现状 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
,

给湖泊和人的关系以及湖泊本身都带来了深

亥+,变化
,

这可 以概括为作为淡水资源的琵琶湖 的价值的增大和湖泊的水质恶化两点
。

过去的琵琶湖
,

除渔业之外专门用于交通运输
。

它那具有资源的意义的∃∀ # 吨的水量

是& ∋ ( %年从琵琶湖到京都的人工水渠竣工后才享有的
。

初期也曾用于航运和发电的疏水

渠
—

淀川的水
,

养育了大阪市
。

如果没有琵琶湖这样流量稳定的湖泊
,

流域面积较小

的淀川水系恐怕不会孕育出战前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大阪
。

随着战后经济的发展
,

近敬

地区水的消费量也急剧增加
,

满足这种需要的仍然是琵琶湖的水
。

现在
,

京都
、

大阪
、

神户等大城市居民的 ∗ − )
,

即大约 &
,

∗ %% 万人直接或通过淀川间接地依靠琵琶湖水生

存着
。

最近
,

虽然工业用 水 量 增 加缓慢
,

但随着城市领域的扩大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普

及
,

生活用水的需要量今后将不断增加
。

同一原因导致对琵琶湖湖水需要量的增长及其水质下降同步发生 , 这虽说是自然而

然发生的
,

但也可说是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矛盾
。

近∃# 年间
,

�滋贺县巳由典型的一次产业

地区发展为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新兴二次产业县
。

&( ∀ %年弄清了湖水工业污染是 由浓烈的

聚氯联苯的./0造成的恶果以来
,

骤然加 深了人们的危机感
。

而废水中有机物和氮磷化

合物的过剩所造成的湖水富营养化在这之前巳令人注 目
1

。

事实上
,

发现水严重污秽
,

湖

底淤泥过厚以及湖中生物种类骤 变 的 学 者们
,

早在 &( ! #年以前就发出了事态将恶化的

警告
。

湖 内生物的变迁也是富于戏剧性的
。

喜污水的浮游生物和细茵激增
,

以前湖中从未

见过的杂草和贝类等骤然增生
,

其中有些在数年后衰亡
,

然后又演化成新的种类
。

多达

数十种的琵琶湖水产
,

有的数量锐减
,

有的濒于绝种
。

比如
,

曾居水产首位的二页具 种

漱田规
,

在南部水域巳近绝迹
。

从横跨湖泊的琵琶湖大桥起
,

南部水域 �称为南湖  的深度仅 ) 公尺左右
2
由于处

于工业和人 口 的集中地带
,

污染也十分严重
。

以獭田川和疏水渠为水源的京都
、

大阪
、

神户的 自来水也因夏季繁殖的浮游生物所排泄的某种物质而带 有 很 浓 的霉味
。

自&( ! (

年以来
,

三大城市居民一直为这种臭水所苦恼
。

大桥北部的琵琶湖主体 �北湖  
,

比南湖深 &% 余倍
。

虽然水质比南湖 矛却争
,

但也在

不断地恶化
。 &( ∀ ∀年以后

,

以北湖为中心每年发生的淡水赤潮 �因微生物繁殖
,

湖水变

成红褐色 
,

一

也是某种浮游生物大量繁殖所致
。

它 虽不像海水潮赤对水生生物的危害那



么绍 但却是预示北湖正在变质的可能征候
。

为位盆3 自然必面努力 滋贺县对工厂的排水的规定
,

比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严格

得多
,

在日本首先禁止使用含磷洗涤荆的也是这个县
。

尽管采取了行政措施以及发动市

民运动等种种努力
,

琵琶湖的水质仍无好转的苗头
。

其主要原因大概是污染源过多
。

初

期
,

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工厂废水
。

而现在 , 来自家庭的生活废水和来自农田
、

畜舍

的废水
,

都相继成为重要污染源
。

另外
,

为了防灾
,
在河岸和湖边修筑了水泥 防 护 工

程
,

在峡湾 �内湖 排水造田等
,

都削弱了自然生态系的水质净化能力
,

间接地助长了

水质恶化
。

近年来
,

大气污染引起的酸雨
,

也成为湖水富营养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

在北半

球
,

雨水中氮的浓度在近 &% 年间大致增加了一倍
。

滋贺县测量的结果表明雨水中氮和磷的

平均浓度比目前琵琶湖水中该元素的浓度高得多
。

就这两种物质而论
,

琵琶湖里的水比雨

水洁净
。

产生这种奇异现象的主要原因
,

一般认为是陆地上的植物
,

特别是森林吸收了

雨水中的部分化学物缘故
。

生活废水
、

农业废水
、

酸雨等是波及整个水域的所谓面污染源
。

控制面污染源要比控

制象工厂这样的点污染源困难得多
。

由此可见今后的开发中对付湖水富营养化对策的难

度
。

为此
,

所取的战略想必应是全面和综合的
,

对新的技术对策的研究也是必要的
。

正如

前所举雨水一例表明的
,

保护水域和湖泊中具有生命力的自然生态系
,

并使之与人类共

存
, 必将成为其基本战略之一

。

这与尽量不损害并长久地保护琵琶湖美丽的自然景观息息相关
。

近 ∃# 年 以 来 的 日

本
,
经济优先的政策破坏并丧失了许多美好的自然景观

。

而琵琶湖将成为建立人类和大

自然新联系的试验点
。

唐其煌
,
钟薇译自日本地理资料 《滋贺县》 �&( ∋ )年 ∗ 月 & 日出版  的 《滋贺琵琶

湖的自然》
,

程化龙校
。


